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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叶、桂味、妃子笑
冰荔、凤凰、白糖罂
荔枝也是有等级的
跟万物一样
从它们获得名字的那一天起
命运的发动机就开动了

命运不仅关乎灵魂
更与绚烂的外表
和洁白的肉体有关
一旦过分熟悉而无睹
就会有新宠被发掘出来
热闹的旧树枝瞬间成为冷宫
但也只有笑不出来了的妃子
才能看到长安的真面目

真实的荔枝
与任何历史的叙事无关
请君站在茂名的荔枝树下
专心品尝千变万化的甜
不管是黑叶、凤凰还是冰荔
轻轻剥开那一袭红艳
或者半身青绿的小夹袄
里面的雪白和冰软
胜过刚出浴华清池的妃子
何止三筹和五筹
但请千万不要移动脚步
荔枝的香甜离枝秒变
她把一生的爱
都封存在第一秒的初恋了

荔枝之爱
■ 北窗

七律··游游北北帝山帝山
北帝当年已镇妖，于今山色更娇娆。
连绵万壑烟霞绕，耸立千峰剑戟骄。
雾散金灯辉栈道，云开玉阙壮天桥。
登临忘却尘缘事，且听樵歌入碧霄。

注：北帝山的得名，是由于有北
帝镇压住了河妖的传说；“剑戟骄”，
出自清代赵翼的《南天门》诗句。

七律··怀念怀念先母先母
朝思暮念妣慈颜，磨砺风霜脸有斑。
育子成才尝万苦，持家创业过千关。
终年挥汗耕田垄，冬夜驱寒寝秆菅。
尽孝无门心有愧，春晖寸草怎回还？

五律··游电白上河游电白上河荔荔枝贡园枝贡园
贡园千载盛，五月荔枝丰。
商售欢声闹，果销生意隆。
游人欣丽日，骚客咏香风。
回返依依别，枝头万点红。

七绝··端阳怀端阳怀屈子屈子
竞渡端阳锣鼓嘹，江中还撤粽香飘。
汨罗追念悲千古，屈子忠魂岁岁招。

浣溪沙··抒怀抒怀
不问尘缘炎与凉，扪心无愧度

时光，安闲犹爱读华章。
泼墨开怀情笃切，抚琴遣兴韵

悠扬，清茶半盏品沧桑。

诗词五首
■ 陈贤华

我卖书，完全是个意外。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我在电

白县博贺镇闹市开家钟表店，修理
兼卖钟表。

一天，看到店门口空空荡荡，
总感觉缺少点什么。

卖旧杂志，头脑灵光一闪，想
出个妙计。

自改革开放后，社会上各种杂
志如雨后春笋一样发行。我却逢
杂志必买，比如《佛山文艺》《江门
文艺》《右江文艺》《故事会》《南天
竹》《散文诗》等社会娱乐性杂志，
也到邮局订纯文字类的，如《写
作》《作品》《黄金时代》《小说月
刊》，报纸《文学报》《南方周末》之
类，这些杂志看一二遍后，堆满在
屋旮旯里。

我把家里的旧杂志搬出店门
口，不管原价多少，一律每本一元
出售。

意料之外，仅几天时间，就卖
光十几年堆积的杂志，这也引发我
一条“生财之道”。

于是，我到茂名市邮政局杂志
批发点及茂名图书批发中心进
货。新旧杂志销售价格不同，旧杂
志一元一本，新杂志只是赚批发
价，所以不敢盲目进货，专挑热点、
流行杂志。

第二次进货除杂志外，也综合
进书，比如红色经典故事、职场技
巧、商场谈判等畅销书及武侠小
说，进了几大包；第三次购进文学
名著、纯文学书籍，如贾平凹的

《废都》、陈忠实的《白鼎源》、四大
古典名著等。

原来博贺镇没有正规的新华
书店，只是博贺商店设有“新华书
店专柜”，但只负责学校课本发行，
文学类书籍很少有卖。博贺曾一
度被外界称为“文化沙漠”，我的书
店，曾填补了这一“空白”。

随着我进的书范围变广，品种
变多，博贺人称我店为书店，我也
以卖书为主，钟表反而冷落了。

我的书店，简直是博贺年轻人
心灵驿站。有些学生课后到我书
店看书时，互相聊天：“幸好有这家
书店，我们才认识。这书店老板是
大好人，我们看多久都不赶我们。”

《茂名日报》通讯员陈雪光曾
以我卖书的生涯写篇报道《“文化
沙漠”一书店》，发表在 1998年 5月
26日的《茂名日报》。

我书店成规模后，学生放学来
览阅，出海渔民回港来看。有次一
个女生在看琼瑶的《青青河边草》
时，突然家人叫她回家。她舍不得
放下小说，于是问我能否租回家
看，我看见她对小说执迷度，便同
意。

还有一次，一位青年渔民在看
广东作家戊戟的《武林传奇》，同事
来叫他开航，他也要租一套《武林
传奇》出海看。

这二次特殊租书，触发我另一
个想法，为了方便读者，何不开展
租书业务？再说以租养商，用租书
赚的钱购买更多书籍，可以丰富博
贺人民的文化生活。

于是，我大量购买书籍。言情
小说从琼瑶、席娟系列到席慕蓉小
说；武侠小说从香港作家金庸的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
鸳”到梁羽生《龙虎斗京华》等35部
武侠小说；台湾作家卧龙生的《飞
燕惊龙》、古龙的《小李飞刀》等武
侠小说；再到戊戟的传奇系列，倪
匡的科幻小说，每个类型的作品都
进，并且是三联出版社、中山大学
出版社等正规出版社出版的书
籍。正规出版社出版的书籍虽然
贵点，但错别字少，读者喜欢。

租书形式以月或以日计算，也
有以本或以整套计租金的，开展租
书业务后，真是门庭若市，吸引了
不少学生及社会读者。我开创了
博贺镇小说出租先河，在为博贺人
民奉上丰富精神食粮时，也让自己
赚了“一桶金”。

后来，在我书店影响促动下，
博贺其他街道也开了出租书摊，如
新村一路飘飘书摊、新兴三路玲玲
书摊。

后来因工作关系，我暂停了书
店经营。

十几年卖书生涯，我接触了不
少古代、近代、现代作家的名著。
如《三国演义》等四大古典名著、茅
盾的《子夜》、赵树理的《小二黑结
婚》、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贾平凹
的《废都》、陈忠实的《白鹿原》等。
我在书海里游弋，获益匪浅，充实
了我的知识，令自己写作水平不断
提高，并有不少作品在正式报刊发
表。

我能够加入广东省作家协会、
中国散文学会及各级文学协（学）
会，也得益于我开书店的日子，得
益于卖书读书的好时光！

我的卖书生涯
■ 周 旺

虽然想念的人，永不会在人间
再遇。但这世间的美，我想在生命
有时看尽。

前些日子，从博主“云兮随笔”
的文章《五月蓝花楹》里看到这一
段话，感觉整个人一下子被泪点击
中。潸然间，我仿佛又看到母亲在
蓝花楹树下笑意盈盈的模样。

那个五月天，我们追随着蓝花
楹的花事脚步，来到茂名露天矿生
态公园赏花。这片蓝花楹种植的
年份尚浅，还没能呈现那种满树繁
花笼罩的壮观景象，但那一簇簇蓝
紫色花儿绽放枝头，如风铃般随风
舞动，在层层绿色羽叶的衬托下，
依然美得如梦似幻。

母亲穿着那件她自己裁剪的
蓝底白花的麻料春装，脖子上系着
一条紫粉相间的真丝小方巾，显得
年轻又时尚。她开心地举着手机
穿梭在花树下，寻找不同的角度拍
花，还不忘在朋友圈里发个赏花公
告：露天矿的蓝花楹开了！

我用相机记录了那天蓝花楹
的梦幻花事，也记录了我们在花树
下的美好时光。

蓝花楹刚谢幕，一树树火红火
红的凤凰花跟随夏日登场，染红了
公园和街角的天空，惊艳了时光，
也装进了我们的赏花日志。

知了声声，夏荫如盖，家里楼顶
花园的绣球开成一片小小的花海。

那一大丛蓝粉相间的绣球叫
无尽夏，从一棵小苗长成了大花盆
里的老桩，经过扦插繁衍，让我种出
了好多盆。加了土壤调酸剂的花盆

里，开出一个个深蓝浅蓝的花球；没
有调色的花儿开出一团团的深粉浅
粉。那盆花球如小孩脸庞般大小的
叫花手鞠，蓝紫色的重瓣花朵美得
张扬而热烈。那株安妮公主举着一
个个纯白色的花球，花朵端庄温婉，
不染一丝杂尘，让人联想起电影《罗
马假日》里可爱的安妮公主。色彩
神奇的纱织小姐也是一款重瓣绣
球，花朵的中间是淡粉色，带着红色
的描边，让人一见倾心。

那个周末的午后，住院手术归
来的母亲，着一身素雅衣裙坐在绣
球花丛里，指挥着我给她拍照留
念。镜头里，母亲那明媚又坚强的
笑容，让我忘了她已身患重疾。

“我家花园绣球花开满枝，朋
友们快来围观！”母亲在当天的朋
友圈里快乐地分享。

暑气渐消，那一丛丛的绣球花
不再招摇，余留枝头的团团花球，
已褪去鲜艳的色彩，变成了斑驳的
黄绿。

当绣球的花瓣透出风霜点缀
的淡淡红斑时，秋天带着满城尽带
黄金甲的菊花来了。

沉醉菊花香气里，那段陪母亲
圆梦的赏花之旅又浮现我的眼前。

九年前的金秋十月，四川成都
的街头开满了一树树或红或粉或
白的芙蓉花。花树下，母亲与阔别
了半个多世纪的初中班主任程老
师欢喜重逢。

“我就知道你们喜欢赏花，公
园里正在办着菊花展，我们同去赏
花吧。”那天已近黄昏，程老师夫妇

热情地带着我们走进了成都人民
公园。

夕阳下的公园，色彩缤纷，花
香弥漫。品种繁多、造型各异的菊
花缀满枝头。那丛金灿灿的悬崖
菊如黄色的瀑布，从假山上倾泻而
下。独本菊顶着一朵朵红色粉色
绿色黄色白色的硕大花朵，傲立秋
风展示她美丽的身姿……

我们一行四人在菊花香里穿
行，年过七旬的母亲背着一个小小
的双肩包，脚步轻盈，笑语不断，仿
如一个快乐的初中女生。她说起
年轻的程老师在化州一中持一口
川普上课的情景，令人捧腹。精神
矍铄的程老师回忆起当年坐渡船
走乡间小路去家访，与我时任小学
校长的外公一见如故，交谈甚欢，
念念不忘。

岁月流转，今又重逢，师生俩
感慨万千。程老师让我取来纸墨，
赋诗相赠：菊花绽放景色新，有缘
相聚在蓉城。师友情谊当珍视，共
颂中华万年春。

龙舟水涨，荷香蝉鸣，夏天又
来了。

近日，一条赏花新闻上了茂名热
榜，那是茂南区镇盛镇乡村的八十
亩荷花盛放，游客纷至沓来打卡。
如果母亲还在，她肯定会拿着那张
新闻报纸郑重提醒我：“你要利用周
末时间，安排好我们的赏花行程。”

亲爱的妈妈，虽然我们不会在
人间再遇，但是我依然会带着您的
爱，带着对您的思念，好好看看这
世间的美。

看看这世间的美
■ 黄海樱

父亲节过去一段时间了，但
由三叔在父亲节收到的礼物引起
的议论，在小山村里还没有停息。

三叔是个老实的建筑工，还
未满六十岁，每天在工地干活，早
出晚归。三婶年轻时很辛苦，既
要带孩子，又要种田地。现在，他
们的一子一女大学毕业参加工作
了，三婶才清闲下来，不再耕田，
只是种种菜，养养鸡，做做家务。

三婶酷爱吃榴莲，有榴莲吃，
连猪肉和鸡肉都可以不要。不
过，今年榴莲的价格一直居高不
下，买一斤榴莲的钱可以买两三
斤猪肉了。即使喜欢，一向省吃
俭用的三婶也不太舍得花那么多
钱买榴莲。

知母莫若儿。今年母亲节，
三婶收到了子女寄回来的礼物
——两只大榴莲。兄妹俩一人寄
了一只回来，是我帮她从镇上的
快递站取回来的。三婶的味蕾得
到了极大的满足，她逢人就夸子
女懂事，有父母心。

6月15日，父亲节。我帮三叔
取了两个快递回来，那是子女寄给
他的父亲节礼物。我拿到快递，不
用拆包装就知道里面装着的是榴
莲。因为榴莲那股气味的穿透力
极强，哪能包得住呢？三婶见状，
嘀咕道：“这两只化骨龙，怎会又买
榴莲的？”她分别拨通了儿子和女
儿的电话，质问道：“你怎么又买榴

莲？”儿子笑着回答：“妈妈，你看过
网上的段子吗？母亲节去茶楼，父
亲节坐树头。我总不能那样吧？
母亲节我买了榴莲，父亲节当然也
要买榴莲啦。母亲、父亲都是我最
爱的人，要一视同仁，不能厚此薄
彼。虽然榴莲有点贵，但两三百元
我还是拿得出的。”女儿的回答很
简单：“为什么买榴莲？我问过爸
爸，他叫买的。”三婶听罢，不置可
否地笑了笑。

在三婶的心里，榴莲是最好的
食品，比榴莲还好的，就只有三叔
对她的爱了。知道丈夫叫女儿买
榴莲，三婶十分感动。她平复了一
下情绪，再问子女：“你知道爸爸有
什么爱好吗？你不知道他不吃榴
莲吗？”儿子听后愣了一下：“爸爸
不吃榴莲？他有什么爱好？爸爸
之前喜欢抽烟和喝酒。他回到家
的第一件事就是拿水烟筒抽几口
烟。吃饭时，不管有没有下酒菜，
他总要饮两杯酒，说饮酒可以解除
疲劳。但前年因为身体原因，爸爸
烟酒都戒了。现在，我真不知道爸
爸还有什么爱好。”女儿听到电话
那头妈妈的问话，很惊讶：“爸爸不
吃榴莲？我没听他说过。虽然我
没见过他吃榴莲，但并不知道他不
吃，只以为他是有意让给我们吃
的。我们与爸爸相处的时间非常
有限，爸爸喜欢什么呢？妈妈，我
这回真的答不上来。”

母亲节买榴莲，父亲节又买
榴莲。兄妹俩原本以为这样就一
碗水端平了。殊不知，结果却是
母亲过了两次节，而父亲一次节
都没过。

村里的人知道这件事后议论
开了。有人说：“子女是母亲的心
头肉，他们的心里只有母亲，没有
父亲。”有人却不这样认为：“是三
叔叫买榴莲的，证明三叔爱老婆，
怪不得子女。”高考结束后回到村
里的国强和振兴为此专门做了一
个调查，询问村里的小孩：“你妈
妈喜欢吃什么？爸爸呢？”然后找
他们的父母验证。调查数据显
示，多数孩子都能准确说出妈妈
的喜好，但能说准爸爸喜好的人
却寥寥无几。

这背后的原因，或许在于母亲
陪孩子的时间长，彼此之间知根知
底；父亲陪孩子的时间短，成了孩
子熟悉的陌生人。再者，母亲较容
易表露出自己的喜好；父亲却咸淡
均可，荤素皆宜，好像什么都喜欢，
怎样都无所谓。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不是。只是大家对父亲关心
不够，忽视了他的需求罢了。

希望为人子女者，在关心妈
妈、爱妈妈的同时，多抽时间陪爸
爸聊聊天，多理解爸爸的不易，认
真聆听他的心声。只有这样，我
们才能走进父亲的心里，真正懂
他，爱他！

榴莲背后的爱与遗憾
■ 刘良新

第五十四章

◎小说连载

■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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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小倩出身公安之家，从小耳濡目染
父亲讲述的与形形色色犯罪分子斗争的故
事，骨子里浸透着疾恶如仇的正气。枪声
响起瞬间，面向大门而坐的她“霍”地起身，
凝神探询的目光穿透混乱的人群，将两名
持枪歹徒的行凶过程尽收眼底。眼见凶手
转身逃窜，她当机立断对才回过神来的龙
涛明喊道：“龙哥，你快报警救人，我去追凶
手！”话音未落，人已如离弦之箭冲向大门。

追至停车场时，韩小倩刚好看见那两
名歹徒仓皇钻进一辆无牌白色面包车，车
门都还没关上便疾驰而去。她四下张望，
发现一位中年“摩的”司机正斜靠着嘉陵摩
托在候客。于是快步上前，不等对方反应，
她就已跃上后座：“师傅，快！跟上前面那
辆白色面包车！”“摩的”司机见生意上门，
自是立马驱车上路。

追击途中，韩小倩沉着指挥：“直行时
放慢车速保持距离，不要被发现了；到转弯
处再加速跟进，千万别跟丢。”面包车在街
巷间七拐八绕，最终停在一处名为“幸福人
间”的高档别墅区。两名歹徒下车后，面包
车一溜烟地开走了。

瞧着二人与门卫言语几句后进入了小
区，韩小倩立即上前周旋：“大叔，我是大号
别墅业主的亲戚，今天出去看电影忘带出入
证了，劳您行个方便吧。”保安面露迟疑，正
想摆手拒绝。韩小倩赶紧把“摩的”司机找
零的十几元钱塞过去，一脸哀求之色：“拜托
您行行好？”保安掂量着手中的零钱，又打量
眼前这个漂亮的姑娘，终于侧身放行。

幸福人间小区坐落在江南市东郊朝阳
山坡上，清一色的独栋别墅依山而建，是全

市最高档的住宅区。在这里住的人，非富即
贵。韩小倩记得闺蜜马丽曾带她来过，马丽
有个亲戚就住在这里，当时自己还感叹过这
里的奢华。此刻，她借着昏黄的路灯光，沿
着蜿蜒的柏油路跟踪两名歹徒。道路两旁
的古树参天，在夜色中投下斑驳的阴影。

就在拐过一栋别墅转角时，黑暗中突
然窜出两条大汉。一人死死捂住韩小倩的
嘴，另一人照着她后脑勺就是重重一击。
韩小倩眼前一黑，顿时昏迷过去……

当韩小倩再次恢复意识时，发现自己
双手双脚均被粗糙的麻绳绑住，仰面躺在
一张长沙发上。她轻轻晃了晃晕乎的脑
袋，后脑勺传来阵阵钝痛，耳边充斥着各种
嘈杂声——放肆的笑骂、赌博的吆喝，还有
不堪入耳的脏话。她微微睁开眼，只见四
五十平米的大厅里乌烟瘴气，二十多个衣
着花哨流里流气的年轻人分成几拨，在推
牌九、打麻将、斗三公。现场充斥着汗味、
烟味和酒气，一片乱糟糟喧腾腾臭烘烘。

韩小倩被绑得难受，挣扎着翻了个
身。一个眼尖的混混发现了她的细微动
作，立刻扯着嗓子大叫：“快看！这娘们醒
了！”顿时，所有混混都放下手中的牌具，呼
啦啦围了过来。

在江南市盘踞的四五个黑社会团体
中，“斗鸡眼”的势力最为庞大。他的触角
伸向了市里的酒店娱乐、交通运输、服装电
器市场以及农贸市场，几乎所有的商户都
要向他缴交保护费。随着江南市经济的发
展，“斗鸡眼”的手下也从最初的十几人扩
张到一百多人。而此刻绑架了韩小倩的，
正是“斗鸡眼”麾下副手“轰天炮”带领的别

动队。
话说昨晚，“斗鸡眼”接到陈新指派的

暗杀任务：除掉夜光街“夜夜回味”饭店五
号桌的女食客。这个任务很快被转交给

“轰天炮”执行，而“轰天炮”又派出了手下
最得力的锋哥和阿妖前去完成。只是他们
不知道，当他们赶到时，五号桌已换了客
人，他们乱枪射死的并非目标人物。更没
想到的是，眼前被五花大绑着的韩小倩才
是他们真正要除掉的目标。

但其实，早在韩小倩让摩的跟踪面包车
时，就被走惯江湖的锋哥发现了。他们一路
不做声张，只不过为了“诱敌深入”，把人活
捉。“轰天炮”示意锋哥给韩小倩松绑。韩小
倩活动了下发麻的手脚，缓缓站起身来。灯
光灼灼下，她高挑别致的身材、白皙的肌肤
和精致的面容，让这伙坏事做尽的烂仔看得
目瞪口呆，一个个垂涎欲滴，躁动不已。

阿妖把“轰天炮”拉到一边，色眯眯地
说：“哥，这么漂亮的小妞可不多见，不如让
兄弟们开开荤？”

老谋深算的“轰天炮”心里却另有盘
算。他知道“斗鸡眼”是个出了名的色中饿
鬼，若是把这个尤物献上去，说不定能换来
更多油水丰厚的地盘。

“妖弟，咱们这行有规矩。”重重拍了拍
阿妖的肩膀，“轰天炮”煞有介事地忽悠道：

“好东西得先孝敬老大。等老大尝了鲜，咱
们再慢慢享用也不迟。”

阿妖虽然心有不甘，也只能悻悻地应
道：“听哥的。”“轰天炮”又拽了拽阿妖的衣
袖，压低声音交代：“你和阿锋准备一下，咱
们现在就把这个‘礼物’给老大送去。”

“轰天炮”这边别有心思地吩咐着手下
“送礼”，却不知自家老大“斗鸡眼”那边正
面临着一场地盘危机。

原来江南市第二大黑帮最近招揽了几
个东北来的亡命之徒，不仅吞并了几个小
帮派，还抢占了“斗鸡眼”多处比较好捞油
水的地盘。这天中午，自称“东北王”的猛
哥，带着十几个手下，大摇大摆地来到新半
岛酒店，直接向“斗鸡眼”手下阿雄宣布要
接收这里的保护费。

阿雄一边周旋，一边派人向“斗鸡眼”
报信。“斗鸡眼”闻讯，当即想到了借刀杀人
这一招，让报信者传话：约猛哥和他老大晚
上七点在帝皇酒店江南厅“讲数”。

傍晚六点，“斗鸡眼”就派人将帝皇酒
店的中餐楼层进行了清场，亲自安排自家

“龙、虎、豹”各门旗下的几十名打手，先换
上酒店服务员制服，外面再套上黑绸外衣，
然后把砍刀铁棒分别暗藏在身上。

七点整，猛哥和他家老大“龙头”带着三
四十号人，浩浩荡荡地杀了过来。进到江南
厅，便见“斗鸡眼”端坐于东面正中处，两侧
各坐五位堂主，身后站着三十多个杀气腾腾
的打手。而西面却只摆了一把椅子。

“这算哪门子待客之道？”猛哥指着“斗
鸡眼”，当场破口大骂。

坐于“斗鸡眼”右侧位的飞虎堂主拍案
而起，回骂道：“哪来的野狗在这乱吠！！”

“斗鸡眼”假意呵斥一声，伸手拉住飞虎
堂主，将他摁回椅子上。他胸有成竹，皮笑肉
不笑地对“龙头”拱手：“龙老板见谅，手下失
敬了！”转头又佯装厉色地向花豹堂主呵斥
道：“没教养的东西，还不快给龙老板看座！”

一直没有发难的“龙头”，以一记凌厉
眼神制止还欲发作的猛哥，接着也装模作
样地给“斗鸡眼”抱了抱拳，可出口的话里
却含着威逼：“大哥，跟我吃饭的兄弟越来
越多，现在是僧多粥少啊！您赏口饭吃？”
这摆明是要新半岛酒店的地盘。

“你这是明抢！还有规矩没有？”边上
的阿雄跳起来指责道。

猛哥马上操着东北口音回怼：“瞅你跟
个王八羔子似的，有本事比试比试，没本事
就滚犊子！”猛哥说着便让手下扛来高约一米
的木制酒水台，然后“嗖”地拔出腰间别着的
那把斧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砍向台面。
啪的一声，半个斧头利角直插入木板里。

守在“斗鸡眼”左边位，功夫一流的暴
龙堂主不甘示弱，拿起自己坐的那把椅子
冲到猛哥面前，往地上一个狠摔，瞬间多出
一地断枝残木。他狠狠瞪着猛哥：“这里不
是东北，由不得你撒野！也不看看自己什
么鸟样，像个小丑似的跳来跳去。要比什
么都可以，我奉陪！”

猛哥这个“东北王”也不是浪得虚名。
他即刻起势，揪出插在台面的斧子，猛地一
挥砍向暴龙堂主。暴龙堂主躲避不及，左
手臂被划拉出一道大口子，鲜血喷涌而出。

骤然见血，在场众人都惊呆了。“斗鸡
眼”见时机成熟，大喊一声：“兄弟们，他们
上门打劫，欺人太甚，给我狠狠地打！”一时
间，厅内刀光剑影，喊杀震天。

混乱中，现场有人高呼：“条子来了！”
这正是“斗鸡眼”和治安支队长欧光华事先
设好的局。“斗鸡眼”的人，迅速脱掉外衣，
露出服务员制服，于是最后被欧光华带队
来抓住的，全是“龙头”的人。

这把黑吃黑，“斗鸡眼”可谓大获全胜，很
是高兴地邀请欧光华到家里喝酒以作答谢。

正把酒言欢之际，“轰天炮”这时押着
眼睛被蒙上布条的韩小倩进来，说是要献
个仙女给老大“冲喜”。

循声望去，“斗鸡眼”挤在塌鼻梁两旁
的黑眼珠一下眯了起来。他酒意微醺地审
视着韩小倩，从未见过如此绝色，顿觉捡到
宝了，不禁心花怒放。而坐在主宾位的欧
光华转头一看，发现竟是师傅韩劲的千金，
惊得手中酒杯差点跌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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